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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安全与中国外交转型

孙志鹏
（清华大学 国际关系学系，北京 100084）

摘要：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促使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随之大幅提高。中国对于能源进口，

尤其是油气资源进口的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所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逐渐凸显。无论是中国油企在各个产油国的

既有投资，还是以马六甲海峡为代表的中国能源进口通道，其面临的安全隐患都赋予了中国能源安全问题更多的

国际化要素，从而对中国外交的应对与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目前中国外交所秉承的传统外交思维

成为中国外交行为的桎梏。一旦与中国能源安全利益相关的国家或地区出现政治动荡或冲突之时，对于维护主权

以及不干涉内政的坚持将使得中国无法有效地介入其中，无法有效地维护自身的能源安全利益。通过回顾中国在

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以及南苏丹内战危机中的外交实践认为，中国外交已经显现出转变的信号，中国的传统外交思

维面临修正。中国外交正在尝试改变原有的行为模式，尝试以更为积极，并且更有建设性的方式应对中国能源安

全所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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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security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transition

Sun Zhipeng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City，100084，China）

Abstract：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of China contributed to rapid economy growth an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national
power demands. As a consequence of on-going industrialization，China’s energy consumption keeps increasing，forcing
China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dependent on energy imports. This phenomenon gives rise to China’s energy security prob⁃
lem，which revolves around the security of Chinese oil company’s investments abroad，as well as the security of internation⁃
al energy import routes. Both security concerns involv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various other nations，making ener⁃
gy security a vital issue for China’s diplomacy. However，the old behavior pattern of China’s diplomatic theories emphasiz⁃
es the respect of sovereignty and adopts a non-intervention attitude towards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other nations，which，if
strictly adhered to，would prohibit China from taking the necessary actions required to protect its own energy interest when⁃
ever conflicts or wars break out in regions related to China’s energy security concerns. This article therefore looks into the
transition of China’s diplomatic behavior in the Sudan Darfur Humanitarian Crisis and the later civil war in South Sudan. A
signal of China’s modification of former behavior pattern can be revealed in these two issues，which implies that China
should play a more active and constructive role in protecting its own energy interest.
Key words：dependence rate on oil import；energy security；China’s foreign policy transition；Darfur Humanitarian Crisis；
South Sudan

当今世界，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

而被中外学者和政策观察者所广泛接受。中国外

交政策如何进行相应的转型，以适应日益拓展的国

家利益的需要，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对外政策研究者

所关注的重点。近几年来，以北京大学王逸舟教授

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从中国庞大的海外利益现状出

发，呼吁变革中国现行的“韬光养晦”、“不干涉”等外

交政策原则，以更有创造性、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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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事务当中去，在学术界获得了较大的反响［1-2］。

不过，在涉及到具体事务，譬如近年来越发突出的

能源安全问题之时，相关的研究并没有进行更为深

入的探讨。为此，笔者将能源安全与外交转型相结

合，回顾中国外交最新的实例，以尝试分析中国相

应领域外交转型的可能动向。

1 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促使中国

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特别是

以石油为代表的化石能源的消费量随之大幅度提

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中国石油消费总

量为6亿9千万吨标准煤，相比于2000年的3亿2千
万吨标准煤，增幅超过了1倍（图1）。

图1 2000—2013年中国石油消费总量
Fig.1 China’s crude oil consumption（2000-2013）
石油消费总量攀升意味着中国对于原油进口

需求不断扩大，导致中国油气资源进口的对外依存

度日益提高。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截止到2014
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高达 59.4%（图 2），紧逼

中央“十二五”规划所划定的 61%红线。而根据BP
石油公司在 2014年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 2035》预
测，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还将继续扩大。按照该报

告估计，中国将在2015年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

国，并在 2029年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石油消费国。

图2 2004—2014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
Fig.2 China’s dependence rate on oil import（2004-2014）

到2035年，中国每天将进口1 400万桶原油，是2013
年的2倍，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惊人的75%［3］。

不容乐观的石油对外依存情况凸显出中国能

源安全问题的日益严峻。目前，国际上对于能源安

全的定义较为宽泛，不同的定义其内容各有不同，

但核心内涵较为相近。国际能源署将能源安全定

义为：能够以可承担的价格保障能源的不间断供

应。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包括：能源供应是否持

续、稳定，能源价格是否合理、可负担，是否具有能

源战略储备以应对突发性短缺而带来的冲击等［4］。

对中国而言，随着石油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以及

国内油企“走出去”战略的持续推进，中国的能源安

全视角逐渐集中于两大议题之上：一是海外能源投

资安全，关注中国海外油田及其配套设施的保护，

从而保障海外份额油的正常获取；二是能源运输通

道安全，即维护以马六甲海峡为主的海上运输通道

以及西北、西南、东北 3条陆上油气运输管道的安

全，确保海外进口原油安全抵达中国本土。无论是

海外能源投资还是能源运输通道，二者均同中国与

相关国家（产油国或者运输途经国）的双边乃至多

边关系息息相关。这赋予了中国能源安全问题更

多的国际化要素，从而对中国外交的应对与协调能

力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

近年来，由于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部分地区

的政治局势存在着既有的或者潜在的动荡风险。

苏丹、南苏丹、伊拉克、利比亚等与中国海外能源投

资相关的国家，以及缅甸、巴基斯坦和部分中亚国

家等与中国能源运输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国家，都面

临着包括内战、种族或宗教冲突、恐怖主义威胁、国

内政局不稳等在内的一方面或多方面威胁，其中有

少数已然影响到了中国的能源安全利益。然而，在

中国现行的对外政策中，包括“不干涉内政”、“尊重

主权”等在内的传统外交思维将内战、国内冲突等

政治动荡状况界定为当事国“内政”，从而在一定程

度上禁止中国运用外交手段进行直接介入，使得中

国无法动用必要的手段保护相关的能源安全利

益。这一矛盾反映出中国外交运作范畴的局限性，

以及其与中国能源安全之间所存在的脱节现象。

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利益的需求，有必

要分析中国传统外交思维的局限性，促使中国外交

进行相应的转型，以弥合这一问题。

2 传统外交思维的局限性

在中国油企走出国门，积极探索海外市场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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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前）苏丹是最为成功的典范，集中体现了中

国在非洲的石油利益需求［5］。中国与苏丹的石油合

作始于 1995年，中国石油应苏丹政府的邀请，和苏

丹签署了 6区穆格莱德盆地的《产品分成协议》，由

中国石油出资 70%，苏丹出资 30%进行石油区块开

发［6-7］。1996年 11月，中国石油中标苏丹 1/2/4区块

项目，组建新的投资集团——大尼罗河石油作业公

司（GNOPC），并控股 40%。该公司运行 2 a即收回

总投资的 60%以上，成为中国石油规模最大、效益

最好的海外项目之一［8］。

1999年 8月 30日，第 1艘苏丹油轮离开苏丹港

前往新加坡，标志着苏丹正式步入石油出口国的行

列。此后的数年中，中苏两国的石油合作极大地促

进了苏丹国内的产业转型升级，为苏丹带来了巨额

的财富。2003年，苏丹被世界银行列为非洲经济发

展最有希望和前景的国家之一，2005年，苏丹的经

济增长率达到 8%，成为非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之一。与此同时，中国也从苏丹的海外石油项目中

获取了丰厚的回报。2003年，中国从苏丹获得的份

额油总额超过了 1千万吨，位居中国海外份额油来

源第 1位，占当年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 11%。2005
年，苏丹出口石油的 50%运往中国，占中国石油消

费总量的5%。

在中苏两国石油合作蒸蒸日上的同时，苏丹国

内局势却出现了持续动荡的态势。由于历史原因，

苏丹的人口分布呈现出北部穆斯林和南部非穆斯

林分野的状态，南北部发展严重不均，北方占有了

大部分经济发展果实，从而引发了南北方长期的政

治对立与武装冲突。2003年初，苏丹西部达尔富尔

地区的新兴叛乱组织宣称对于“阿拉伯化、政治和

经济边缘化”的反抗，在西达尔富尔州袭击了多座

城市，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9］。其时，由于中央政

府正忙于同苏丹南部武装的内战而无暇顾及西部

地区的防卫，导致达尔富尔的政府军准备不足，在

叛军的进攻之下节节败退。匆忙之中，总统巴希尔

动员并武装了达尔富尔的阿拉伯民兵武装“金戈威

德”，以镇压叛乱，解救政府军。达尔富尔地区的战

斗因而演化为民兵组织（叛军与“金戈威德”）之间

的冲突。这使得军事行动中的平民和武装人员变

得难以区分，而“金戈威德”的残暴行径更导致了战

事趋于野蛮和失控。“金戈威德”每袭击一个村庄，

便会杀害村子里的男性并砍掉其四肢，强奸女性，

绑架、杀害儿童［10］。而政府军的弱势使得中央政府

对于暴行完全无法控制，只能听之任之。战乱持续

到 2004年，已有至少 3万人死亡，100万人流离失

所，20万人跨过苏丹—乍得边境，成为乍得难民营

中的难民。

达尔富尔地区出现的人道主义危机很快得到

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04年 7月和 9月，联合

国安理会先后通过 1556号决议与 1564号决议，强

烈谴责达尔富尔地区的暴力行为，敦促苏丹政府采

取切实有效的手段制止暴力。2004年7月21日，美

国国会通过一项决议，将达尔富尔危机界定为“种

族灭绝”，呼吁美国对苏丹采取多边或者单边军事

干涉［11］。这一决议迅速地将达尔富尔危机推上了

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西方媒体开始广泛地关注和

报道这一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人道主义危机。在这

个过程中，苏丹政府的不作为受到广泛批评，而与

苏丹政府保持密切合作的中国也成为了西方媒体

集中讨伐的对象。他们认为，鉴于中国与苏丹的经

济与政治联系，中国必须承担起解决达尔富尔危机

的责任，向苏丹政府施加压力，彻底停止“金戈威

德”民兵的暴力行为。

在达尔富尔危机问题上，中国政府秉承传统外

交思维，将危机解读为苏丹内政，从而沿用不干涉

内政的行为模式，对于苏丹国内局势及苏丹政府持

暧昧态度，先后在涉及苏丹问题的联合国1556号决

议和1564号决议中投出了弃权票。与此同时，中国

还要求在联合国决议案文中增加有关尊重苏丹主

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措辞，肯定苏丹政府已

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进展，并且坚决反对联合国通

过对苏丹实施制裁的动议。此后，中国在诸多场合

均表达了对于禁运和制裁的否定：“禁运和制裁不

能解决任何问题，就像武装入侵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一样。”这表明中国对于主权、领土完整等传统外交

思维的坚持，也显示出中国在立场上对于苏丹政府

的维护，将危机解决的全部筹码放在苏丹政府自身

的努力之上。中国的这一立场引发了西方社会的

强烈不满，西方精英阶层开始广泛地将达尔富尔人

道主义危机全权归罪于中国。2008年北京奥运会

之前，一部分西方知名人士和人权团体以达尔富尔

之名号召抵制奥运会，作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艺术

顾问的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也因此宣布辞去顾问

职务。这一系列事件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声誉

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令中国背负了极大的舆论

压力。

遗憾的是，在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中，中国的传

统外交行为模式被证明并没能有效地维护中国的

能源安全利益。随着苏丹境内局势的持续恶化，中

国油企遭袭、发生人员伤亡的案例时有发生。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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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两起事件发生在2007年和2008年。2007年
10月，达尔富尔叛军武装攻击了科尔多凡州的一处

中方石油设施，并发出了要求中国企业撤出苏丹的

“最后通牒”。2008年10月18日，包括3名中国工程

师和6名工人在内的9名中国石油员工被正义与平

等运动绑架，5人惨遭杀害，4人最终获救［12-13］。在

能源安全利益持续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中国不得不

开始考虑改变原有的消极应对策略，更加积极地参

与苏丹和平进程。2007年，对于联合国有关维和部

队派遣的 1769号决议，中国投下了赞成票，中国的

维和部队成为联合国大规模一揽子支援计划的先

遣兵，首先进入达尔富尔地区进行作业。同年，时

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苏丹时，向苏丹总统传达了

“促进地区局势稳定，加速政治谈判进程”的信息，

首次直接向苏丹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国外的一些

观察者就此认为，中国是苏丹接受联合国维和决议

的关键推手，逐渐成为了后期协助解决达尔富尔危

机的活跃力量。

3 外交转型信号的显现

达尔富尔危机后期，中国的外交行为发生了一

定的转变，中国开始尝试在苏丹政治和平进程中发

挥更积极的作用。这一尝试为苏丹局势的缓和做

出了有益的贡献，但并没有真正地保护中国在当地

的能源利益。2005年，苏丹政府同南部武装签署

《全面和平协定》，确立了南部苏丹的自治性。2011
年 1月，根据《协定》的要求，南苏丹举行了独立公

投，并在同年的7月9日正式脱离苏丹宣布独立，成

为联合国第 193个成员国。南苏丹独立后，新划定

的国境线将中国石油在原苏丹所建立的石油设施

分割成2部分——南苏丹获得了大部分的石油开采

设施，与之相配套的运输及炼化设施则主要被北方

苏丹所继承，企业的正常生产因而受到严重影响。

这在事实上意味着中国在原苏丹地区石油投资的

重新洗牌，中国能源安全利益受到了实质上的损

害。

独立之后的南苏丹继承了原苏丹超过 85%的

石油产值，其中，中国石油主导的1/2/4区中，1区、2
区的部分和4区的全部划分入南苏丹，3/7区中的大

部分也落在南苏丹境内［14］。南苏丹独立初期，国家

极为贫困，财政收入的 98%来自于石油，对于能源

出口的需求十分迫切［15］。这一需求与中国对于继

续经营苏丹地区石油投资的意愿一拍即合，两国在

能源领域的合作迅速升温。进入2013年，据美国能

源信息署统计，原苏丹地区的石油出口有86%运往

中国，中国继续成为南苏丹和苏丹最大、份量最重

的石油买家［16］。

南苏丹的独立并不意味着南苏丹局势的缓和，

南苏丹和苏丹关于石油利益、边界问题上的争端还

时有发生。另外，由于南苏丹内部派系的不和，这

个年轻国家内部很快爆发了内战危机，并延续至

今。2013年12月15日，南苏丹政府军内部的2个对

立派别在首都朱巴发生了枪战，次日，总统基尔发

表讲话，谴责前副总统马沙尔企图发动政变。而马

沙尔则随后指责基尔实行独裁统治，在国内进行武

装清洗。双方依托各自控制的南苏丹政府军在全

国 10 个州中的 6 个州展开了军事对抗［17］。截至

2015年3月，内战已经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200万
人流离失所。

在此次南苏丹内战危机中，与达尔富尔危机相

比，中国外交的反应更为迅速、果断，体现出更高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据外媒报道，2014年底，中国首

次向国外派遣成建制的维和部队，其维和目的地正

是南苏丹。这支部队的规模达到了 700人，配备装

甲装备和无人机，能够“极大增强联合国驻当地维

和部队的实力”［18］。在 2015年初，外交部长王毅赶

赴苏丹，就“支持伊加特（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南

苏丹和平进程专门磋商”听取意见，并协调立场［19］。

此次会议上，中方提出了4点调解计划，并被收录于

2015年3月通过的安理会第2206号决议中，成为下

一步南苏丹媾和的参考意见。在 2206号决议的文

字中，还特别表示了对中国媾和努力的感谢，体现

出国际社会在南苏丹问题上对中国的赞许［20］。

此外，在此次危机中，中国的外交行为表现出

了更高的灵活性，开始正式突破传统外交思维中的

一些禁忌，以维护中国的能源安全利益。据中国驻

南苏丹大使馆消息，在本次调停的过程中，中国不

但与国际组织开展合作，还首次与非洲冲突中的反

对派进行了会面［21］。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

钟建华表示，在以往的国内冲突中，中国避免同反

对派的直接接触，因为“与反叛力量的接触意味着

介入别国内政”。在与反对派的接触中，中国表达

了对于油田安全的严重关切：“这是政府也是南苏

丹人民最重要的资产，无论谁攻击油田都将很难向

本国人民交待”［22］。外交部长王毅也表示，中国同

南苏丹在石油领域“有着很好的合作”，如果因为战

火战乱波及石油产业，“首先受影响的是南苏丹的

人民”，“当然也是中国不愿看到的”［23］。对于 2206
号决议中有关定向制裁南苏丹的部分，中国不再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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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达尔富尔危机中对于制裁的反对立场，而是投下

了赞成票。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认为，这一决议

“向谈判双方发出一致信号”，以“敦促南苏丹有关

各方立即停止火暴”［24］。

中国在南苏丹的外交实践表明，中国外交正在

发生变革，中国传统外交思维中对于不干涉内政、

维护他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面临着一定程度

上的修正。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于传统外交行为

的彻底放弃，而是在坚持原有的“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的基础上，放宽对于外交实践行为的限制，以更

好地满足中国能源安全利益的需要。从苏丹到南

苏丹，中国越来越明确地表现出对于能源安全利益

的关注与维护，并且不再将与自身能源安全利益相

关的政治动荡事件视为他国“内政”。这为中国提

供了动用非军事性手段进行斡旋与施压的空间，促

使中国能够更有效地应对相关危机，以保护自身能

源安全。

4 结论

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显著增长，海外能源利

益不断扩大，体现出中国对于保障能源安全的迫切

需求。与此同时，中国外交如何进行必要的转型，

中国传统的外交思维如何进行修正与创新，从而满

足维护中国能源安全利益的需求，成为中国面临的

挑战。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以及南苏丹内战

危机中的所做出的外交努力，体现出中国在保护海

外能源安全利益中所做出的努力，释放出中国传统

外交思维发生转变的信号。目前，相关地区的紧张

局势尚未彻底平息，中国外交依旧任重道远，但可

以预见，今后的中国将以更加进取的态度面对热点

地区的热点事件，运用更为积极的外交手段维护自

身利益，更好地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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